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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谱系中，从莫言笔下污秽与生机并存的“高密东北

乡”，到阎连科作品中作为生存绝境与荒诞反抗舞台的“粪坑”“尿池”，再

到余华《活着》里连接人与土地的“粪缸”，以及王朔《看上去很美》中作

为规训与反抗媒介的“排泄物”——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排泄叙事 1，构成了一

个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排泄叙事根源于 20 世纪文学理论的身体转向，并在

中国先锋文学本土化实践中集中凸显了出来，这些逾越了传统美学与文明禁

忌的“不洁”书写，绝非简单的审丑炫奇或自然主义的粗鄙展示。在其生理性、物

质性的表象之下，潜藏着深刻的伦理命题：它们生动地呈现了“伦理的身体”与

“自然的身体”之间的剧烈冲突，并以此为核心，展开了对现代性进程中文

明规训、乡土伦理崩解以及生命本体意义的持续叩问。所谓“伦理的身体”，是

指在特定社会权力结构与文明规范中被编码、被塑造的身体，它遵循着一套

关于“洁净”“得体”与“秩序”的伦理法则，是福柯所揭示的“规训权力”作

用的直接对象；同时，也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中“伦理选择”的标志体现。而

“自然的身体”，则指向前文明的、与土地、生命本能和原始生命力相连的

身体状态，它代表着一种未被完全规训的、质朴而强韧的自然伦理。当代中

国文学中的排泄叙事，恰恰成为了这两种身体观念及其背后伦理体系交锋的

临界点。通过这一独特的视角，作家们不仅批判了外部制度对个体身体的微

观治理，也追寻着在现代化浪潮中日渐失落的人与土地、生命与自然的本源

连接，以及在面对这两种身体时，人的“自然选择”与“伦理选择”的博弈；

从而赋予了“排泄”以丰厚的伦理意涵与批判性力量。

1   本文所指“排泄叙事”，属于当代中国文学中“身体叙事”的一个衍生分支，指对人

体排泄过程及其相关元素的文学表现形式。具体包括：行为层面（如排便、咳痰、失禁等

行为）；场所层面（如粪坑、厕所等场景）；产物层面（如粪便、尿液、痰液、屁等产物）；

以及相关语言层面（如“屎尿屁”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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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立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域，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相关代表

性文本为分析对象，系统梳理排泄叙事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呈现方式与演变

脉络。论文旨在论证：排泄叙事是作家们用以探讨“伦理的身体”与“自然

的身体”之间复杂辩证关系的关键媒介，它既是权力规训的焦点，也是自然

生命力的象征，更是现代性伦理困境的集中体现。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深入剖

析，本文试图揭示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以其独特的美学实践，参与到关于个体

自由、文明代价与生命归属等根本性伦理问题的深刻思考之中。

一、伦理的身体：排泄与文明规训的微观政治

人的身体，自步入文明社会伊始，便不再是纯粹的自然造物，而是成为

了权力规训与伦理编码的首要对象。在这一过程中，排泄行为及其产物，因

其原始的、不受控的特质，首当其冲地被卷入文明化的进程，成为了构建“伦

理的身体”的关键场域。按照拉波特（Dominique Laporte）的观点，粪便在

人类漫长历史长河中，成为了文明的对立面，成为了公共权力视野范围内最

典型的眼中钉。无论是具象的粪便本身，还是抽象的“屎尿屁”语言，都是

公共权力专政的对象。1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中，排泄恰恰成为了展示这种

微观政治运作的生动标本，它揭示了权力如何渗透至最私密的生理领域，将

自然的身体功能改造为合乎社会规范的伦理实践。

（一）《看上去很美》：制度化的肛门与儿童的驯化

在王朔的《看上去很美》2 及其电影改编中，幼儿园的“小红花”制度，是

一个精密的规训装置。它将一系列日常行为，包括排泄，纳入了一套可视化

的奖惩体系。影片中，老师明确宣布，获得小红花的标准包括“按时上厕所”、“不

尿床”和“饭前便后洗手”。于是，排便这一生理需求，其时间、地点和后

续清洁，不再由个体的自然节律决定，而是被严格纳入集体作息的时间表与

卫生规范之中。

主角方枪枪，因为没有上过小班，直接来到中班，所以作为规训体系的

“闯入者”，其困境集中体现在排泄这一环节。影片中，他因未能成功在指

定时间排便而焦虑地询问：“那会不会扣我小红花呢？”3 这一细节极具象征

意义：他的担忧并非源于生理上的不适，而是源于对制度惩罚的恐惧。权力

通过小红花这一物化符号，成功地将外部规训内化为个体的自我审查。正如

福柯所描述的“规训权力”的生产性，它不仅仅满足于压制，更致力于塑造

“驯顺的身体”（docile bodies）。4 在这里，一个符合规范的、“文明”的

1   参见 拉波特：《屎的历史》周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

2   参见 王朔：《看上去很美》，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4 年。

3   参见 张元导演的电影《看上去很美》的第 15 分钟。

4   参见 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 三联书店，2003 年，第 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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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首先必须是一个能够控制自己肛门括约肌、并使其行为符合集体时间

表的儿童。方枪枪后续的尿床行为，则可被视为其无意识领域对这套严密规

训系统的本能反抗，用方枪枪的话来说，他撒尿，是想要用尿液冲走“吃人

的大妖怪”1，他以失控的、流淌的排泄物，短暂地冲破了制度的牢笼，成为

了伦理驯化身体的最典型的案例。

（二）《白鹿原》：儒家礼教中的污秽惩罚与身体规训

区别于制度对儿童身体的伦理规训，在陈忠实的《白鹿原》2 中，田小娥

的命运提供了儒家礼教对女性身体进行微观规训的典型案例。小说通过宗族

对她的惩罚，将粪便与污秽作为“不洁”的物质工具，揭示了传统文明规范

如何将排泄产物转化为权力执行的媒介，既维护了宗族伦理秩序，又暴露了

规训对个体本能的深刻压抑。

田小娥的私情暴露后，宗族以极端方式处理她的身体，将其关入猪圈并

遭受泼污秽与粪便的羞辱。这一场景中，粪便不再是单纯的生理产物，而是

被礼教征用为规训的象征物：权力通过强制性的污秽返还，迫使个体身体体

验“不洁”的耻辱，从而内化洁净与得体的伦理标准。猪圈这一原本用于动

物排泄的场所，被转化为对人类身体的惩罚场域，宗族长辈与村民的集体行

动则体现了微观政治的运作——规训并非来自抽象制度，而是渗透到日常舆

论与物质实践之中。

这一污秽惩罚的辩证性在于：它一方面强化了儒家礼教对家族纯洁与社会

秩序的维护，避免了道德规范的崩解；另一方面，却以残酷方式异化了自然的

身体，将田小娥从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个体，贬低为宗族眼中的污染载体，导致

其最终的悲剧结局。这种处理生动体现了排泄叙事在传统语境下的伦理意涵：

粪便作为最原始的“不洁”，成为文明规训个体、构建伦理的身体的关键媒介。

在幼儿园、猪圈等不同场域中的排泄叙事，揭示了“伦理的身体”被建

构与被规训的微观政治机制。无论是通过制度化的奖惩、意识形态的压抑，还

是社会身份的约束，排泄都成为了权力运作的一个焦点，它清晰地标记出自

然本能与社会规范之间的边界，以及个体在被迫穿越这一边界时所承受的张

力、扭曲与痛苦。

二、自然的身体：排泄与土地伦理的生命循环

在与权力规训的“伦理的身体”相对的另一极，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排泄

叙事，同样深刻地指向了一个前文明的、与土地血脉相连的“自然的身体”。这

一维度下的排泄，不再是需要被隐匿和规训的污秽，而是生命参与自然能量

循环、确认自身归属于土地的原始而庄严的仪式。它呼应了生态伦理学中“土

地伦理”的基本诉求，即应将人类视为生命共同体中的平等一员，而非征服者；

1   参见 张元导演的电影《看上去很美》的第 45 分钟。

2   参见 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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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它也体现了身体现象学所揭示的肉身与世界的交融互渗，即我们的身

体本质上“在世界之中”。1 在此视角下，排泄物是身体返还给土地的馈赠，是

生命循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一）《活着》：粪便作为“土地 -生命”的图腾

余华的代表作《活着》2 的开头，徐老爷子于村口粪缸上的排泄行为，被

赋予了一种近乎神圣的仪式感。他并非如“文明人”般在私密的马桶上完成

此事，而是坚持“跟牲畜似的喜欢到野地里去拉屎”（4），并要“看着天色

慢慢黑下来，罩住他的田地”（4）。这一行为超越了单纯的生理需求，成为

一种确认土地所有权与生命归属感的象征性实践。粪便在此，如同动物用以

标记领地的排泄物，是身体与土地建立连接的、最原始也最直接的物证。

文本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是，当福贵输光家产，土地易主之后，徐老

爷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粪缸上摔下身亡。他的死亡，直接源于“他已不

是走在自己的地产上了”（10）这一残酷事实，这一细节形成深刻的“伦理

结”——“自然的身体”与土地的脐带被现代化进程剪断，导致徐老爷子的

伦理选择仅剩死亡以确认归属。徐老爷子的粪缸，因而成为了一座“土地 -

生命”的图腾，他的死亡则宣告了与这一图腾分离后的“自然的身体”的终

结。“他预视到了自己的死亡。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掉下来，这也是他生平最

后一次掉下来。他和土地的连接，被永久地切断了。土地是徐老太爷的灵魂，粪

缸就是土地的图腾”（何俊、舒云鹤 1-3。）。

（二）《丰乳肥臀》：生殖、排泄与土地的丰饶哲学

莫言的《丰乳肥臀》3 将这种“自然的身体”哲学推向了一个更为庞杂、野

性的高度。在莫言的笔下，生殖、排泄与土地的丰饶被有意地混杂在一起，共

同构成了一幅原始生命力的狂欢图景。小说中，上官鲁氏的难产场景将生殖

与排泄意象有意混杂在一起。作为上官家族的母亲，她在生育九个孩子的过

程中，经历了身体的极度扭曲与分泌：血水、羊水、经血与粪便般的污秽物

交织涌出，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生殖的痛苦与丰饶，还将排泄作为生命能量

返还土地的直接象征。在莫言笔下，这种混杂超越了单纯的生理描述，成为

对原始生命力的颂扬——排泄物如同腐殖质，滋养着土地的蓬勃生机，模糊

了“洁净”与“污秽”的界限。

而这种丰饶哲学，正建立在对一切“洁净”与“污秽”的人为区隔的消

解之上。小说中，人物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总是与粪尿、经血、腐肉等

意象交织在一起。莫言并非意在颂扬污秽，而是通过这种混杂，还原了一个

前现代的、未经文明伦理彻底过滤的生命本真状态。在这里，排泄与生殖一

样，是土地蓬勃生机在身体上的直接映照。正如肥沃的土地需要腐殖质的滋

1   参见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 184 页。

2   参见 余华：《活着》，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 年。

3   参见 莫言：《丰乳肥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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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强韧的生命也必然包孕着这些被视为“不洁”的代谢物。这生动体现了“斯

芬克斯因子”1 中兽性因子（原始的生殖与排泄本能）与人性因子（母亲的坚

韧、家族的延续意志）并非对立，而是在土地伦理中融合为一股完整的生命

力。这种叙事策略，构成了一种粪便学的形而上学 2，它以一种不容忽视的粗

粝感，捍卫了“自然的身体”及其所代表的混沌而强大的生命力。

从《活着》中的生命图腾，到《丰乳肥臀》中的丰饶哲学，揭示了中国

当代文学中“自然的身体”通过排泄叙事所构建的生命与人体的哲学关系。在

这一谱系中，排泄是生命回归土地的通道，是原始生命力的赞歌，也是在文

明夹缝中寻求生存的最终依据，与“伦理的身体”形成了深刻的对话与对峙。

三、悖反与困境：两种身体的伦理拉锯

正如方枪枪用撒尿来对抗制度，作为文明规训焦点的“伦理的身体”和

作为生命本源象征的“自然的身体”并非总是泾渭分明，而是常常陷入一种

充满张力与悖论的复杂拉锯。这两种身体之间的对抗和妥协，在现代性语境

下的相互渗透、扭曲与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层的伦理困境。

（一）《红蝗》：作为“审丑”美学的伦理反抗

莫言的《红蝗》3 是展示这种悖反的典型文本。主人公经常自嘲为粪便一

般的存在，认为迟早要被大都市给排泄出去。甚至扬言，都市的粪便臭不可

闻，而农村的粪便芳香四溢。这种审丑书写，并不简单的是以左拉为代表西

方自然主义在现代中国的新版本，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化及审美实践。通过

将那些被主流美学和文明伦理所压抑、所排斥的“不洁”之物推至前台，莫

言在进行一场美学的“祛魅”与“复魅”。

他以此粗野而蓬勃的“自然的身体”意象，对抗着某种僵化的、虚伪的

“伦理的身体”规范，肆意嘲弄以钢筋水泥为代表的现代法则。正如巴赫金

在论述狂欢节文化时所指出的，降格与亵渎的行为本身即是对官方严肃文化

的颠覆与革新。4 在《红蝗》中，粪便的意象成为了一种反抗的武器，它冲击

着被过度“文明化”的审美趣味与伦理准则。然而，这种反抗本身也陷入了

一种悖论：为了打破旧的伦理枷锁，它不得不倚重于被该伦理定义为负面和

低级的事物。这种以“丑”抗“美”、以“自然”反“伦理”的策略，虽然

在美学上取得了爆炸性效果，但在伦理层面上却呈现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

混乱姿态：在小说结尾，主人公“我”在城市和农村的夹缝里始终找不到自

己的位置，随即发出了“人非人，社会也就是非人的社会，人吃人，社会也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33
（2011）：1-13。
2   参见 张闳：《身体意识形态》，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 年，150-180。
3   参见 莫言：《食草家族》，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 年。

4   参见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2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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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吃人的社会”的感慨（159）。作品未能提供新的、建设性的伦理方案，从

而揭示了反抗本身所内含的破坏性与不确定性，以至于作品的结局，也指向

了虚无和空洞。

（二）《丁庄梦》：作为惩罚与救赎的双重隐喻

阎连科的《丁庄梦》1 则将排泄叙事置于一个更为绝望的现代性悲剧之

中。在中原艾滋病村“丁庄”这个被现代发展主义伦理所遗弃的绝境里，“血”与

“粪”的意象交织在一起，共同书写着生命的溃败。“血”象征着被污染的

生命内部、无法控制的疾病与死亡；而“粪”则关联着土地，象征着或许唯

一可能的、也是最终极的归宿。

在这里，排泄物呈现出双重隐喻。一方面，它是惩罚的印记。丁庄人的

身份在疾病与现代性风险下崩塌，他们原本作为农民的生存定位，被资本逻

辑与发展主义伦理彻底剥夺，转为“被遗弃者”的边缘身份。疾病的症状、身

体的腐烂与失禁，如同一种持续的、可见的惩罚，标记着他们被排除在正常

社会伦理保护之外的悲惨境遇。另一方面，土地与粪便所代表的循环，又暗

示着一种原始的、近乎虚幻的救赎可能。“血”象征人性因子（理性与规范

的残余，在污染中扭曲），而“粪”则代表兽性因子（原始本能的回归，在

绝境中爆发），二者冲突形成不可解的伦理结，凸显人物面临的伦理选择极

为有限——是屈从资本的伦理身份崩解，还是无奈回归土地的原始循环？小

说中的人物最终回归土地，他们的身体与排泄物一同融入泥土，这既是生命

的终结，也是在现代性伦理全面失效后，向“自然的身体”及其所属的土地

伦理所做的一种悲怆而无奈的回归。这种回归并非《活着》中那种生生不息

的循环，而是一种崩溃后的寂灭，深刻地揭示了在发展的神话破灭后，“自

然的身体”及其伦理亦无法提供真正出路的现代性困境。

（三）《废都》：规训失效与伦理失据

作为上述困境的延伸，贾平凹《废都》2 中的庄之蝶则代表了知识分子阶

层在时代剧变中的身体与伦理困境。庄之蝶试图在传统士大夫情趣与现代都

市生活之间找到平衡，但其身体却呈现出全面的“失能”与“失禁”状态。他

的性无能、精神萎靡以及在情欲与世俗事务中的狼狈不堪，是其“伦理的身

体”陷入危机的集中体现。

他所接受的传统与现代的伦理规训在此刻双双失效，无法为他的存在提

供稳固的支点。于是，他的身体不再是承载“道”的器皿，也不是充满生命

力的“自然”之躯，而成了一个在两种规训体系夹缝中无所适从的、空洞而

颓败的符号。他的排泄不畅、反复咳痰、呕吐（如便秘的暗示）与情欲的淤

塞形成同构，共同隐喻了知识分子话语与精神的双重“淤塞”。庄之蝶的困

境表明，当“伦理的身体”所依附的价值系统崩塌，而“自然的身体”又因

1   参见 阎连科：《丁庄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年。

2   参见 贾平凹：《废都》，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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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隔阂而无法真正回归时，个体便会陷入一种深刻的伦理失据与存在性

焦虑之中。

四、消解与和谐：排泄叙事中的身体和解与伦理超越

在对“伦理的身体”的规训与“自然的身体”的本源进行剖析，并揭示

其现代性困境之后，一个必然的追问是：在这两种身体观念的剧烈拉锯中，是

否存在妥协与出路？本节探讨两种可能的路径：从土地循环的救赎，到民间

坦然的和谐。

“道德和文学之间绝非对立关系〔……〕为文学的产生与存在提供合

理性，是一种生发性的引导力量”（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

121）。中国当代文学的排泄叙事，在展现了足够的批判锐度与悲剧深度之余，也

确实尝试描绘了某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可能性。这种“出路”并非一种简单的

折衷，而是表现为三种不同的面向：在宏大的土地循环中实现历史的救赎，在

朴素的民间日常中达成韧性的坦然，以及在后现代的戏谑狂欢中对一切对立

进行彻底的消解。

（一）《生死疲劳》：土地循环对历史暴力的消解与救赎

莫言的《生死疲劳》1 提供了一种超越人类个体的宏大叙事。小说通过主

人公西门闹怀着巨大冤屈在畜生道中不断轮回（驴、牛、猪、狗等）的荒诞

叙事，将“自然的身体”推至极致。这些动物之躯以其炽烈、粗野的生命力——

旺盛的食欲、赤裸的情欲和毫无顾忌的排泄——构成了一部对抗僵化历史与

政治伦理的肉体寓言。动物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那段试图将“伦理的身体”高

度纯化、符号化的历史的一种讽刺与稀释。

然而，莫言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未让这种对抗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小

说的结尾，当西门闹的冤屈最终消散，他作为“大头儿”蓝千岁获得了安宁，其

叙事也重归于那片土地。这暗示了一条超越性的出路：个体所承受的、由特

定历史“伦理”施加的创伤与暴力，最终可以被土地伦理下的永恒生命循环

所吸纳与消解。

“在屎尿与权力之间，人的主体性形成与他和身体、和粪便的关系密不

可分”（拉波特 147）。在这个循环中，死亡、腐烂、排泄与再生是必不可

少的环节。西门闹的愤怒与冤屈，在一次次投身于“自然的身体”（动物）

并最终回归土地的过程中，被逐渐稀释、转化，融入了土地沉默而包容的节

奏里。在这里，排泄叙事不再是冲突的焦点，而是生命回归本源、实现终极

和解的必然通道。土地的宏大叙事，最终抚平了历史的伤痕。

（二）《秦腔》：民间日常中的身体韧性与和谐

与《废都》中知识分子的身体焦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贾平凹在《秦腔》2

1   参见 莫言：《生死疲劳》，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年。

2   参见 贾平凹：《秦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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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描绘的清风街图景。在这片乡土上，农民们的身体与他们的排泄行为，是

日常生活里最寻常、最不加掩饰的一部分。它粗粝、真实，甚至带有一丝民

间的幽默，却远离了意识形态的紧张与文明规训的焦虑。

在清风街的伦理中，存在着一种基于生存本身的实用智慧。这种智慧天

然地模糊了“洁净”与“不洁”的绝对界限。排泄作为一种生理现象，与吃

饭、劳作、生病、死亡一样，是生命流程中的一个自然段落。因此，在这里，“自

然的身体”与乡土社会自身的“伦理的身体”之间，达成了一种基于“坦然”的

和平共处。这一和谐体现了清风街农民的“伦理身份”——他们在乡村语境

中，通过朴素的生存经验构建一种稳定的伦理定位，避免了现代规训的异化。同

时，它反映了人物的“伦理选择”：选择坦然接纳生理本能（如排泄的自然

性），而非为其感到羞耻，这源于“斯芬克斯因子”的平衡——人性因子（实

用智慧与理性规范）主导兽性因子（原始本能），化解潜在的伦理结。这种

和谐并非通过高深的理论构建，而是源于民间生活最朴素的韧性。它不试图

去征服自然本能，也不为本能而感到羞耻，只是将其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加以接纳。这种在日常琐碎中展现的身体观，以其强大的包容性和稳定性，为

我们提供了一种在宏大冲突之外安顿身体的朴素智慧。

结语

通过“规训”“自然”“悖反”与“和谐”四个维度的分析，本文讨论

了中国当代文学中排泄叙事所蕴含的丰富伦理意涵。这些“排泄”书写，生

动地展现了“伦理的身体”与“自然的身体”之间持续而复杂的博弈。它既

是权力微观政治的聚焦点，亦是土地生命循环的参与者，更是现代性伦理困

境的症候式表达。

以排泄叙事作为切入点，中国当代文学的大量作品中，展现了“伦理的

身体”与“自然的身体”被迫分裂所导致的种种病症，更以多样化的文学实

践，探索了弥合创伤、安顿身体的可能路径。无论是回归土地的永恒循环、立

足民间的日常韧性，还是以荒诞消解对立，它们都共同指向了，文学在履行

其批判职能之外，始终葆有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怀与超越性想象。

“排泄”书写生动地展现了“伦理的身体”与“自然的身体”之间持

续而复杂的博弈。它既是权力微观政治的聚焦点，亦是土地生命循环的参与

者，更是现代性伦理困境的症候式表达。中国当代文学的大量作品中展现了

“伦理的身体”与“自然的身体”被迫分裂所导致的种种病症，更以多样化

的文学实践，探索了弥合创伤、安顿身体的可能路径。无论是回归土地的永

恒循环、立足民间的日常韧性，还是以荒诞消解对立，它们都共同指向了，文

学在履行其批判职能之外，始终葆有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怀与超越性想

象。这些排泄叙事体现了文学的伦理教诲功能，通过对身体困境与斯芬克斯

因子冲突的展示，引导读者反思自身伦理选择与伦理身份，在文明规训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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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本能间寻求更完整的好生活。排泄叙事，以其特有的原始性与冲击力，迫

使我们去直面那些被文明外表所遮蔽的伦理难题，去追问在种种规训与困境

之下，“人”如何能够更有尊严、更完整地“活着”。这一文学现象的价值，正

在于它以一种不容忽视的方式，将伦理的思考锚定在了我们最原始、最真实

的身体体验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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